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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于阗文化与唐代长安体育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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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盛唐时期，于阗作为丝绸之路的南道重镇，是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文章以丝绸之路于阗文化与

唐代长安体育发展与交流为线索，重点分析于阗体育文化地域特征，探讨于阗文化在唐代体育文化多元发展中

的价值。研究认为，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于阗文化对唐代民间俗乐、乐舞等文化的繁荣发展起着极大的推动

作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唐代长安的民间与宫廷的娱乐活动，对中华体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研

究对于推进当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文化交流具有历史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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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传播在促进古代体育文化交流和发

展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盛

唐时期丝绸之路体育传播的交流进行研究，需要从地域文化

视角对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进行更为深入

而详细的探索。只有从部分延伸到整体，所得到的研究成果

才能更为完整地展现历史的原貌［1］。随着丝绸之路相关领

域研究深度和广度的增加，有相当一部分研究问题都涉及丝

绸之路南、北道文化的差异。本研究对丝绸之路南道重镇于

阗的史料记载进行了阐述，并对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唐长安文

化和南道文化交流的特征进行分析。通过于阗与唐长安体育

交流史的分析和探索，有助于更好地还原古丝绸之路体育文

化交流的历史原貌。

1　丝绸之路南北道与于阗文化

1.1　丝绸之路的南北道地域文化差异

古丝绸之路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丝绸之路南北道的畅通与交融，为唐代包括体育在内的

多种文化中西方因素的增加提供了依据。作为中华体育文化

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丝绸之路上多民族文化体育活

动的开展，是研究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史料。现有的研究成

果中，通常情况下是按照南道和北道来对古丝路进行划分并

以此为依据来展开研究。《汉书·西域传》对这种南北道的

划分给出了最早的记录：“出玉门而分两道，南道自鄯善西

至莎车，过葱岭而抵安息；北道则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

河终至疏勒”［2］。南北道文化、艺术风格差异显著。南道一

路经印度到达罗马和阿拉伯王国，有明显的犍陀罗风格，是

古代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结合的产物，是中西文化结合的最

好例证［3］。公元前399年，65岁的东晋和尚法显大体上是沿

这条路线越过风雪弥漫的帕米尔高原，其风格受宗教文化及

印度文化影响被称为“古典的”“印度的”。北道直达罗马和

各国，张骞和高僧玄奘大体是沿北道而完成整个旅行的，其

风格有明显的波斯特征，因而被称为“波斯的”。

1.2　绿洲通道与于阗文化

丝绸之路是肩负商贸与文化交流双重使命的主要通道。

毛主席诗词中的名句“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4］中提到的于阗是古代西域王国，因歌舞音乐而闻名，

位于塔里木盆地南部，曾经是丝绸之路上南道的大国，大致

包括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墨玉和洛浦等地。于阗人

擅长歌舞，其最著名的便是于阗乐舞。于阗正是凭借着丝绸

之路所提供的商业交往和文化交流而逐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

节点，绿洲上的诸多明珠城郭成为东西方文化、经济相交汇

的重要地点。于阗绿洲承载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任，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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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于阗文化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突厥文化、唐文化、吐

蕃文化都有所体现，这对于阗文化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此外丝绸之路南道中的粟特文化、印度文化、

唐文化在此地不断交融和汇聚。从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以

大成佛教为主的佛教在当地的传播较为广泛，但是包括祆教

在内的其他信仰体系在当地也有所发现。从文化传播角度来

看，当地的艺术传播中“西传”和“东渐”是相互的，某种

意义上来说具有双向性传播特征。在唐代，于阗文化在多种

文化的共同影响之下，增添了磅礴大气的特征，不断融合东

西方文化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整［5］。

2　于阗文化特征与唐代的体育文化交流

2.1　唐代长安体育的特质与历史价值

唐代长安体育正是在丝绸之路的多文化背景中自由地发

展与传播，具有开放性、创造性和多样性的文化特征。丝绸

之路凭借其前所未有的时间和空间的广泛性，将中国古代体

育的发展推向了全新阶段，也使得盛唐时期的我国传统民族

体育文化得以逐步定型［6］。在丝绸之路的影响之下，唐朝

体育文化真正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阶级和地域的限制，

形成了中原和少数民族之间、民间与宫廷之间的文化互动；

同时，体育的娱乐形式也得到了均衡发展，从宫廷至市井、

从儿童至老人，体育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唐代

体育文化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华本土体育文化始终是

主流，通过丝绸之路而涌入的外国体育文化，为中华体育文

化繁荣注入了新的力量。

2.2　于阗体育的宗教文化特征

于阗文化和宗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作为重要的

大乘佛教圣地，于阗文化充分体现了大乘佛教在文化领域内

的作用。以于阗国王为首，李氏国王信奉佛教，并与中原中

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交融。尤其是

医学中的佛教色彩更是成为当时于阗社会的重要特色。印度

佛教在生命吠陀的宣传中有着大量的应用，这种改造实际上

已经突破了传统大乘佛教的限制而演变为一种新的地方文化

习俗。在佛教传入西域地区之前，于阗居民所信奉的为各种

自然神，其中较为具有代表意义的包括反映了大地崇拜的

“地乳王”等，且已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民间祭祀行为和

祭祀习俗。而在佛教传入于阗地区之后，多种佛教仪式也随

着佛教信奉者数量的增加而被当地自然神体系所吸纳。于阗

的佛教文化中，祈祷、诵经等常规宗教仪式是非常常见的，

甚至融入了于阗人的日常生活中，而民间信仰仪式中，模

拟、禁忌、巫术以及宴饮等都是较为常见的形式，情绪色彩

是其重要特征。

2.3　唐代与于阗文化的多元融合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经济与文化交流之路，更是一条民

族融合之路，是古代中国得以与西方文明交融交汇的合璧之

路，各民族通过音乐、舞蹈交融，共听、共舞、共享这份文

化交流盛宴。隋唐时期，于阗国归附中原王朝，唐朝设立了

都督府，封于阗王尉迟伏阁雄为都督，是唐代安西四镇之

一，并且经常遣使进贡，于阗国的国王领安西节度副使名

号，标志着于阗国隶属于唐朝的统治。作为唐王朝大一统之

后的安西四镇之一，于阗地区在中央政权的管理之下，有大

量汉族人涌入其中，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和当地本土文化有

机地融合在一起，尤其是当时定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的设

立，更是将于阗地区的制度文化推向了顶峰。在政治交流

中，于阗王遣子入侍唐代宫廷，如史料记载：“尉迟屈密遣

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十三年，又遣子入侍”［7］，这为

西域各国与唐朝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皇室之间的联姻结

盟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外交手段，如唐玄宗天宝年间，于阗

国王尉迟胜出使唐朝，玄宗将宗室之女嫁给他，并授予大将

军的职务。唐代开明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多民族的文化交往、

融合，成就了唐代体育文化的多元繁荣，为唐代中华体育文

化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3　于阗文化对唐代体育文化的影响

3.1　于阗文化对唐代宫廷乐舞的影响

唐代是西域音乐的鼎盛时期，以于阗和龟兹乐为代表的

西域音乐也对唐朝宫廷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宫廷音乐多

为胡音［8］。作为西域诸国受佛教影响最大的地区，于阗音

乐中，佛教音乐占有重要地位。实际上，于阗地区本身对歌

舞就非常推崇，而融入了佛教音乐和佛教文化后，其内容和

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唐代，于阗乐舞风靡中原，于阗

乐在宫廷广泛演奏，优美欢快的旋律常常赢得赞许。唐朝国

乐十部乐中，就收入了于阗乐。在和田地区博物馆中就有大

量西域风格的陶塑作品，这些历史文物不仅和当时中原地区

的艺术风格完全不同，也同样迥异于西方雕塑艺术。实际

上，这些文物主要是于阗国向大唐所出口的艺术品，自身鲜

明的地域特色为后人更好地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提供了

载体。遗存的大量乐舞雕塑印证了《大唐西域记》记载的

“国尚乐音，人好歌舞”［9］。如图所示，图 1为 1984年在洛

浦县恰尔巴格乡西北处的苏尕木遗址出土的约公元7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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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乐陶片，陶片类似陶质器皿的残片，高3.5厘米，宽3.7厘

米，质地为红土烧陶。陶片上的伎乐像为浮雕，外有一个联

珠纹的圆圈为装饰。伎乐怀抱五弦琵琶，左手握琴颈，右手

拔琴弦。图2为 l984年位于和田市拉斯奎镇巴勒玛斯村遗址

出土的约公元7世纪的伎乐陶片，陶片类似一个破碎器皿的

残片，由红土烧制，高 10.5厘米，宽 8.5厘米。上端浮塑栏

台、宫廷建筑柱头和一个怀抱弓形箜篌的伎乐。从这些残破

的陶塑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于阗乐舞形式多样，广为流

传［7］。同时，于阗还独创了佛教乐舞，著名的《西域佛曲》

整整影响了中原曲艺文化八个世纪，众所周知的唐朝宫廷名

曲《霓裳羽衣曲》，也是经过一个精通乐理的于阗乐工改编

并演奏才得以流传。

3.2　于阗文化对唐代民间舞蹈的影响

于阗文化对唐代舞蹈文化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影

响，并在唐朝民间的多个方面有所体现，不仅仅局限于宫廷

乐舞。高僧法显在于阗地区就曾经重点强调了该地区民间法

乐的盛行之态；张骞在从西域回到长安的时候，所携带的

《摩柯兜勒》虽然是佛乐，但也在唐长安城广为流传。实际

上，南道中心的于阗音乐与北道中心的龟兹音乐是唐代最为

流行的西域音乐，分别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一为伊朗

—犍陀罗—于阗—中国，另一为印度—龟兹—中国［10］。史

料中对唐朝时期长安的于阗音乐大家进行了记录和歌颂，包

括尉迟敬德、尉迟青在内出名的于阗歌舞大家，为唐朝和于

阗地区的双向歌舞、音乐艺术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

中，尉迟青等人是当时长安地区最为著名的演奏家，而尉迟

璋则对包括鼓瑟在内的多种中原乐器非常熟练。通过对史料

的研究可以发现，古代于阗地区的人民主要是羌人的后裔，

因此可以认为于阗音乐的本质是西羌音乐，横笛是其核心乐

器。而后塞种人大规模进入于阗之后，瞿萨旦那王朝建立，

并开始大规模引入佛教音乐，犍陀罗音乐由此在于阗地区盛

行，并传入唐长安。盛唐时期，唐长安的舞蹈进入了高度繁

荣时期［11］，实现了异质体育文化的本土化过程，对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6］。

3.3　于阗文化对唐代节庆娱乐的影响

佛教在于阗地区大规模推广，绿洲人在佛教的影响之

下，无论是节庆意识还是日常的生活习俗，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这些改变也体现在节庆祭祀上。佛祖行像仪式是当地

最大的祭祀仪式，等同于全国性节日，每次约持续半个多

月，《法显传》中有相关记录：“家家门前皆起小塔”［12］。于

阗地区最为著名的瞿摩帝寺就是典型的佛寺，最多时僧众超

过三千人。实际上，于阗地区无论是在社会的统治阶级还是

平民百姓，其信仰体系都出现过巨大的变化。虽然当时于阗

地区的传统自然神系仍然对其民众的生活有着巨大而直接的

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佛教已经成为当地最为盛行的信

仰体系，在当地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佛曲乐也同样取

代了于阗地区的日常民间歌舞。而于阗当地历史资料所记载

的“金银雕莹”技艺，也同样充分说明着当时佛教对于阗地

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影响。宗教文化在很大程度

上引领和制约着于阗的文化发展。4世纪末，法显和尚在描

述于阗的时候曾经说过“国丰民乐，奉法为先，僧众逾万，

众人供养”。玄奘取经过于阗时受到热情接待，他在《大唐

西域记》中记载：“俗知礼义，人性温恭，好学典艺，博达

技能”［13］。玄奘在七世纪到达于阗时，当地已经有超过百所

寺院，包括远道而来的外国僧侣，超过五千人。在《大唐西

域记》所重点刻画和描绘的“举国僚庶，鼓乐饮饯”中，我

们也同样可以发现这种攘解仪式实际上是通过宴饮的方式进

行的［14］。而在这里歌舞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手段，起到愉

悦神灵的作用。这一系列的佛教庆典及祭祀举措对促进唐长

安体育文化的繁荣，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图1　和田洛浦苏尕木伎乐陶片

图2　和田拉斯奎镇巴勒玛斯村伎乐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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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丝绸之路的开拓为唐代体育的勃兴、繁荣提供了重要的

现实基础，而作为丝绸之路南道重镇的于阗与大唐文化的互

融也直接影响了唐代体育的发展，恢宏的唐长安体育是多民

族文化交汇的成果，是世界体育史上的奇观。于阗文化在文

化、经济等活动中对唐代体育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将

绿洲体育文化融入唐文化中，丰富了唐代体育内容，推进了

唐代体育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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